
秋秋在在人人间间开开画画廊廊
□彭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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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原原秋秋意意

踏着月光奔向银河苍茫
那是流星点燃长夜冲撞
时光在掌心刻下千万道锋芒
浪涛正爬上礁岩编织月光
我们举杯痛饮到晨光初酿
任浪花淘尽眼底迷惘
海平面是升起梦想地方
地平线跃起永恒的金黄
潮声里藏着不朽船桨
与你跨越山海击掌回响
披一身倔强撕破风浪
在星空尽头写炽热诗行
四季风穿过炽热的胸膛
美好时光是不灭的无限畅想
在辽阔海岸上放纵追逐
只待那一刻灿烂曙光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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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忘 故 园 □霍永安

我在故园住到十二岁， 便外出求
学， 毕业后在县城安了家。 可那些日
子里的细碎 ， 总在某个瞬间冒出来 。
天不亮母亲就踩着露水去后院摘桂花，
回来和新碾的糯米粉蒸米糕。 我总蹲
在灶台边， 看她把米粉筛得匀， 胳膊
肘轻轻抵着灶台， 粉落在瓷盆里 “簌
簌” 响。 偶尔有几粒漏在灶台上， 她
就用指尖沾着塞进我嘴里， 甜得沾牙。
“慢些晃筛子， 粉细了才软和。” 她边
说边把我的手按在筛子上， 温热的蒸
汽裹着桂香扑脸， 我趁机举相机按下
快门———这张 “灶台晨光”， 成了我摄
影的经典之作。

走出家门， 便是村口那棵老核桃
树。 树干得两个大人合抱， 枝桠伸得
远， 夏天能遮大半个晒谷场。 傍晚乡
亲们都往树下凑： 父亲坐石凳上编筐，
竹篾在他手里转得飞快， 断篾时总用
牙咬， 嘴角沾着青竹屑， 说话时会掉
在石凳上 ； 翠花婶子端着针线笸箩 ，
笸箩里总放块薄荷糖， 见我举相机凑
过去， 就摸出一块塞我手里， 糖纸蹭
手背， 凉丝丝的； 我们几个孩子围着
树跑， 比谁先找到蝉蜕。 我最得意的
是 “竹影满筐” 那张： 夕阳把父亲的

影子拉得长， 竹篾在他膝头堆成小山，
几片竹叶落在筐沿， 刚巧被镜头框住。
父亲见了笑： “你这小相机， 倒把我
手上老茧拍清楚了。”

再往田埂走去， 就能看见父亲为
我扎的稻草人。 那年夏天麻雀偷稻穗，
他翻出件旧蓝布衫———袖口磨得发毛，
是他年轻时穿的———又找了顶草帽，用
竹篾扎架子。 我蹲旁边帮缝扣子，线总
打结， 他就把我的手裹在他手心里，教
我“针脚要松，不然扣子会掉”。“给它画
个笑脸，麻雀就不敢来了。”他用墨笔在
稻草人脸上画两道弯， 我赶紧把相机
凑过去， 拍下它戴草帽、 衣角飘着的
样子。 后来稻子熟了， 稻草人身上沾
着金黄稻穗， 我又去拍了一张， 它站
在稻浪里， 像个守着家的哨兵。

这些年来， 我在关于故园的影集
里已经夹了三十多张照片： 奶奶在院
子晒辣椒， 红辣椒串在竹竿上， 风一
吹晃悠悠； 雨后石板路， 孩子们光着
脚踩水， 水花溅到裤腿上； 月夜田埂，
萤火虫绕着稻草人飞， 像撒了把星星。
我所在的小城很热闹， 高楼霓虹晃眼，
我用手机拍过很多风景， 可屏幕里的
桂花没有香， 外卖米糕少点甜， 怎么

也拍不出老灶台蒸汽的温度， 竹篾在
阳光下的光泽。

如今再回故园， 土坯房变成小洋
楼， 老灶台换成新式灶台， 可老核桃
树还在， 父亲也还坐在树下编筐， 头
发更白了些。 他看见我， 从怀里掏出
个竹编水杯， 把手磨得发亮：
“编好两个月了， 你一直没有
回来。” 我握着水杯， 指腹能
摸 到 编 时 留 下 的 小 毛 刺 。
“还记不记得怎么编？” 他递
来根竹篾， 我学着他的样子
转， 竹篾却总断， 他笑着接
过： “竹要削得匀 ， 事要做
得稳。” 那天我又拍了很多照
片： 父亲编筐的手 ， 母亲在
新灶蒸米糕的背影 ， 田埂上
新稻草人———这次穿的是我
的旧校服。

闲暇时 ， 我会把照片一
张张擦干净， 指尖蹭过 “灶
台晨光” 里的蒸汽印 ， 好像
还能闻到桂香 。 母亲在厨房
喊 “米糕要好了”， 新灶上的
蒸汽飘过来， 和十年前一模
一样。 相册搁在窗台 ， 相机

镜头对着远处的高楼 ， 可焦距深处 ，
仍是村口那棵老核桃树的轮廓。 那些
定格的瞬间， 是灶台前的蒸汽， 是竹
篾间的光影， 是稻草人衣角飘起的旧
时光———它们从未离去， 只是以另一
种方式， 守在了根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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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推窗，忽觉风里掺了三分薄凉，原是
秋已悄至。 这初秋不似春之喧闹，夏之炽烈，
冬之肃杀，倒像一位丹青妙手，于人世间徐徐
展开一卷斑斓长轴。

巷口的梧桐最先感知秋意。 叶片边缘已
泛起焦糖色， 仿佛被时光轻轻焙过。 风一经
过，便有几片翩然坠落，打着旋儿贴地滑行，
发出窸窣脆响。拾起一片细看，叶脉纵横如老
人手纹，其间蜿蜒着季节更迭的密码。树下卖
糖炒栗子的老伯掀开锅盖，白汽腾空而起，混
着焦糖香弥漫整条街巷———这是秋日画廊入
口处第一幅带着暖意的风俗画。

信步至城郊公园，秋的笔触愈发淋漓。银
杏大道已铺就金色长廊， 阳光从枝桠间隙筛
落，将落叶染成通透的琥珀。有孩童奔跑着追
逐翻飞的叶片，笑声清脆如银铃摇响；长椅上
相依的老人披着毛绒披肩，安静看云卷云舒。
秋色在此处不仅是视觉盛宴， 更将人间温情
淬入画框：那对老人霜鬓旁的依偎，恰似两株
经霜的老菊，在秋光里沉淀出相守的静美。

最动人的展区却在乡野田间。 稻浪翻涌
成金色海洋，穗粒饱满低垂，谦恭地向大地行
礼。农人穿梭阡陌，镰刀划过处稻秆齐整倒下，
留下沁入肺腑的清香。田埂上野菊开得正酣，
紫的白的黄的点缀在褐土间， 像谁打翻了调
色盘。远处晒谷场上，新收的稻谷铺成巨幅金
黄地毯， 农妇扬谷时扬起一道虹———这劳动
缔造的美，才是秋日画廊最磅礴的立体画作。

暮色四合时，秋的创作仍未停笔。霞光将
云朵染成绛紫与橘红，群雁列队飞过天际，翅
尖蘸着夕晖写下人字诗行。 万家灯火次第亮
起，窗口飘出糖醋排骨的酸甜香气，与楼下糖
炒栗子的焦香交织， 勾出俗世最熨帖的烟火
气。阳台上晾晒的辣椒串红得灼眼，如同悬挂
的丰收爆竹———秋的画廊从不拒斥人间烟
火，反将日常淬炼成艺术。

夜深人静时，忽有桂香破窗而入。那香息
不似花香甜腻，带着清冷月光质地，丝丝缕缕
渗入梦境。 推窗寻觅，只见月中桂影婆娑，而
人间桂树隐在夜色里， 只以暗香绘制无形丹
青。 方才顿悟：秋之画廊从不在庙堂高阁，它
就开在人间烟火处， 在每一片脉络分明的落
叶里，每一粒饱满的稻谷中，每一声收获的欢
笑间。

秋这位画家最懂留白之道。 它染红枫叶
却不掩松柏苍翠，收获果实亦不阻新芽暗孕。
在绚烂与凋零并存的画卷里， 它从容讲述着
生命荣枯的哲学———凋零是为新生蓄力，收
获终将走向播种。 当我们踏着沙沙落叶走过
长街，其实正行走在永恒的轮回之画中。

凉月西斜时合窗，怀抱满袖秋香。忽然明
了：最深沉的秋意不在目之所及，而在心之所
悟———那是对时光流逝的敬畏， 对自然馈赠
的感恩，对生命循环的坦然。秋日画廊终将收
卷，但它赠予人间的那份澄明通透，早已渗入
我们的血脉魂灵。

□张文泽/画 冷冰/文红袄漫话

小饮乐
新茶清似酒
片刻小贪欢
多事何足虑
苦中才懂甜

万物忙
枝上青衣翠
穗禾忙灌浆
池荷听雨唤
出水试衣忙

杂牌军
队伍很难带
步伐走不快
喊声三二一
路见笑奇怪

制陶匠
抟土手工铸
器从君子出
道于心法立
不困象形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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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通


